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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淳

王強

古厝聽琴，海宴知味：
寫在泉州美食博覽館開館之前

觀禮「三好校園頒獎典禮」有感
10月23日上午，「2026

三好校園頒獎典禮」，在菲
律 賓 佛 光 山 萬 年 寺 舉 行 ，
五百多位深耕千島之國校園
的各地校長、教師和教育工
作者，聚集在佛光山萬年寺
二 樓 ， 共 話 三 好 教 育 的 傳

承。盛會開始，永光主持上台致辭，沉靜莊
重的氛圍，包裹著每一個參會者。本是一場
機緣，讓我得以走進佛光山萬年寺，作為觀
禮者，在那一刻，我被眼前這份凝聚的力量
深深觸動，心底生出許多綿長的思索。

千島之國，碧海環嶼，族群交錯，文
化交融，是一片天生包容、萬象共生的土
地。山海阻隔了島嶼之間的距離，卻不曾隔
斷人心相通的渴望。在這樣多元的環境中，
教育承擔著格外特殊的使命，它不只是傳授
知識，更是調和差異、涵養品格、播撒善
意。而這場三好校園頒獎典禮盛會，其源頭
正是星雲法師當年跨越山海傳善，做好事、
說好話、存好心，把三好教育帶到南洋，扎
根千島校園。今日我借觀禮的機緣，置身
五百多位師者之間，才真正懂得這九個字背
後長久的實踐重量。

靜坐觀禮，望著會場裡這些來自不同
島嶼，不同校園的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
者，我忽然意識到，三好校園不是一份偶然
得來的光環，而是長年累月教育工作者在講
台上默默堅守的結果。做好事，是最實在的
身教，校園裡的善行，從來不是宏大的壯
舉，而是藏在日復一日細碎的日常。星雲法
師言，小善積久，自成大德。師者堅守行
善，便是無聲的示范，讓學生明白善良是可
以踐行的選擇。

說好話，是潤物無聲的教化力量，在
多元溝通的千島環境中，言語是連接人心的
橋梁，講好話，不是一味贊美，不是討好縱
然，而是言辭有分寸，批評有溫度，表達存
善意。存好心，是師者向內修持的根本，放
下偏見，放下功利評判，以寬厚慈悲之心接
納每一個正在成長的生命。

這場觀禮，於我而言，是一次意外的
啟發，我原本是機緣巧合，得以旁觀這場盛
典，卻在晨光中，重新了解教育的深意。在
多元共生的千島熱土，三好教育有著無可替

代的深遠價值。族群的差異、文化不同、認
知區別，皆可被善意包容，三好教育薪火不
息，不在於一時的聲勢浩蕩，而在於歲歲不
輟的踐行。星雲法師雖離去，但他跨越山海
留下的三好精神、育人情懷與慈悲大愛，實
在扎根在世界的千百校園裡，歲歲生長，代
代相傳。今日五百多所校園的師者代表聚集
佛光山萬年寺，共赴教育傳承之約；明日各
位回歸山海四方，接續育人初心。一座座三
好校園，如點點星火散落在千島大地，以善
為壤、以德為種、以愛為光，默默滋養著一
代又一代的南洋少年。

時代浪潮滾滾向前，人工智能正一步
一步走進校園，重塑教育形態。南華大學終
身學習學院院長知賢法師，在盛典中，以
「AI時代，我們還需要學校嗎？」為主題，
做專題講座，他從多個角度闡釋AI融入教育
最好的狀態，不是一方吞並另一方，而是相
融共生，各司其職。AI融入校園，已是人工
智能時代的浪潮，三好校園無需抗拒科技的
變革，也不能盲從人工智能的潮流。人工智
能可以優化教學效率、拓寬學習資源，但AI
無法替代人與人之間的共情，無法示范善良
的包容與身教的浸潤，無論人工智能如何迭
代，三好教育的根本不變，正確的教育姿
態，是善用科技之長，規避智能之弊，堅守
育人之本。人工智能可以輔助教育、優化教
育，卻永遠無法取代教育的溫度、育人的本
心。唯有審視AI帶來的利與弊，揚長避短、
理性運用，才能讓AI服務育人，而不是改變
教育的本質。

科技賦能教育是時代的大勢所趨，但
若是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校園，也會帶來了
不容忽視的弊端，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清
醒審視、理性運用。

教育不是單向的知識輸送，更是情感
浸潤、言行示范、品格滋養、心靈陪伴。AI
融入教育，是時代浪潮，亦是教育的新途
徑，讓AI做拓展學習的羽翼，而不是困住思
考的牢籠，AI與三好教育的融合，讓少年學
子既能擁抱時代的新科技，也保有獨立思考
的力量與向善的底色。願每一個成長的少年
學子，在人工智能時代，學有所進、德有所
養、心有所歸。

2026年10月23日

泉州人的生活世界：海
濱子民，以日常為儀式。

潮 汛 定 作 息 ， 海 風 伴
炊煙。對泉州海邊人而言，
儀式不必專設典禮，而是內
嵌在採捕、烹飪、簪花、宴
飲、相聚的每一天。這種根

植於海洋環境的生活世界，代代傳遞，也
隨海外遊子的足跡跨海流轉。

閩南人的海洋敘事，從不是海岸獨
白。數百年來，先民揚帆於泉州灣、圍
頭灣，逐季風渡滄溟，落足南洋，菲律賓
便是他們紮根的沃土。石匠手藝、飲食審
美、鄉音禮樂隨帆遠去，在千島之國墾土
成鄉、開塾傳文，把故土的脈絡移栽異
域。而鄉愁託於僑批，紙短情長，隨潮往
返：一面寄去瞻家的牽念，一面攜回南洋
物聲與新知。這潮汐般往復的文化環流，
正是海絲文明的魂：身散四海，根繫一
處；山海遙隔，人文彼此滋養、互鑑共
生。

上周末，好友相約同往圍頭灣。泉
州人向來為一口鮮，不辭驅車向海；這片
岸，正是先民揚帆前最後回望的故土。

適逢泉州美食博覽館啟幕在即，策展
人羅攀以閩南人的「居境（lifeworld，學術
譯：生活世界）」為脈絡，將山海物產、
器皿、飲食與禮樂，織成一則可觸、可入
的敘事。我正在撰寫的《向海而興：閩南
文化與海洋遺產的跨洋對話》，亦循同樣
的視角追問：濱海閩南人家，何以安住這
生生不息的日常。

我著書之心簡淨：海洋遺產不該僅封
存在申遺文冊，它是海岸上生生不息的活
法。早市躍水的鮮魚、節慶一碗面線糊、
祠堂不熄的香火，皆是遺產的呼吸。這趟
圍頭灣之行，恰讓這層「居境」落地成
形：不必先讀理論，只消臨海安坐，淺嘗
海鮮，山海與鄉思自會低訴。

書中取宏微交匯的體驗視角：濱海中
國的地方與日常生活。

Lifeworld 源於德語Lebenswelt，學界
通譯「生活世界」，近似古儒所謂「日用
而不知」之居境。它是胡塞爾晚期核心術
語，後經舒茨、哈貝馬斯闡發，廣見於人
類學、遺產與文旅研究。它指先於理論、
不假思索的共享經驗場域，是一切文化意
義的底蘊。它不玄虛，就是海邊人日日安
身的天地：潮信的起落、可坐的礁石、屬
於家鄉那一口清鮮。

對閩南濱海子民而言，這居境本由山
與海共書。永春出山珍，圍頭灣出海味，
「山海合一」從非口號，是餐桌上天賦的
審美。

我們抵達時，斜陽鋪滿億年花崗岩。

好友引我入石厝：先民就地取石壘牆，厚
石抵風禦鹽，是「天人合一」落於海岸鄉
野最素樸的踐行。今日它不做靜止標本，
而是一方雅聚之境：老厝承載文脈，新築
礁石酒店供人歇憩，新舊相依，正是世遺
泉州活化遺產的旨趣。

薄暮，石厝裡琴音徐起。古琴本是
書齋清響，此刻解去卷冊束縛，弦聲逐海
風起伏，與浪濤共振。大雅與凡俗在此相
融：琴是雅韻，漁炊是人間煙火；億年礁
石是大地寫就的史詩，石厝炊煙，是閩南
獨有的溫柔氣骨。

當晚的「臻紅海釣宴」，看似漁家家
常，卻承載千年海味傳統。小管、章魚、
鮑魚攜著滄海清甘，永春山珍與灣內海產
在盤中相逢。這套「貴鮮、忌重味」的飲
食美學，隨南渡先民遠渡，在菲律賓紮
根。時至今日，馬尼拉、宿務不少閩南食
肆，仍守這份本真。山海萬裡，味覺的脈
絡從未斷流。這亦是我書中所寄：美食，
是最柔軟、最易得的跨文化語言，一口山
海鮮甜，便能喚起遊子心底沉潛的鄉思。

對東南亞僑青而言，泉州灣、圍頭
灣多半只藏在長輩口述與泛黃舊照裡。他
們熟稔閩南菜香、能哼幾句鄉謠，卻未必
踏足先祖啟航的岸。尋根，不只是拜訪古
跡，更是奔赴源頭，親自立於先祖曾守望
的海濱。當他們坐於礁石上的石厝，聽琴
音漫過潮聲，共嘗山海匯聚的家宴，沉睡
在血脈裡的記憶，便被感官輕輕喚醒。

世人談泉州文旅，多困於打卡走馬。
真正動人的文化體驗，重在營造感官的詩
意：古厝聽琴、臨海觀濤、漫步金沙灣、
圍席共嘗山海宴，視、聽、味交織。億年
岩石是大地的時辰刻度，琴聲承載禮樂，
筵席延續食脈。宏大的文明敘事，往往棲
身於微小可觸的光景：一席宴、一曲琴、
一厝古石，更易撫動遠方友人，鋪展平等
溫柔的跨洋對話。

放眼東南亞僑社，菲律賓閩南裔族群
長懷故土之思，華社、美食協會與泉州往
來不輟。文化先行，商貿相隨，人文與產
業彼此賦能，正是「世界泉州」理想的生
動落地。

夕陽沉海，琴音散入暮色，漁舟點點
歸航，太武山隱入嵐煙。這場圍頭灣山海
之約，藏著閩南海洋文明的密碼：以石厝
存古意，以琴音敘風雅，以筵席聚鄉情。
泉州美食博覽館開館在即，泉州人從山海
之間取饋的生活智慧，說明同一個道理：
文化守護，不是將古跡鎖閉、隔絕人間煙
火，而是讓舊空間重返當下，供人相聚、
感會、對話。願南洋舊友、僑鄉青年，擇
一個週末重歸此岸，聽一場海風裡的琴，
赴一席山海之約。

林輝煌

人生五不虧：虧身，臟腑不和（四）
在當今快節奏的時代，

很 多 人 人 好 像 都 得 了 個 通
病，叫「不敢停下來」。總
覺得年輕就是本錢，身體是
鐵打的，熬幾個通宵沒事，
少睡幾個小時也沒事。拿命
換 錢 ， 再 拿 錢 換 命 ， 這 筆

賬，怎麼算都虧。
身體可是最誠實的記賬本，你欠下的每

一筆，它都在暗處給你標好了利息。你今天
多喝了一頓大酒，明天多熬了一個夜，它都
給你記著呢。一開始只是覺得累，睡一覺就
能緩過來。後來呢？胃疼了，頭發大把大把
地掉，體檢報告上的箭頭越來越多了。你這
才慌了，可晚了。

「髒腑不和」，聽著像個中醫術語，其

實就是你的身體在跟你抗議。它告訴你，你
透支得太多了，該還債了。五髒六腑在無聲
中抗議，起初只是疲憊、失眠，漸漸地，便
演變成各種難以逆轉的毛病。等到躺在病床
上，看著化驗單上刺眼的指標，才會幡然醒
悟：那些曾經拼命追逐的東西，在健康面前
都輕如鴻毛。

一個被疾病困住的人，連呼吸都帶著痛
楚，又何談感受生活的美好？所有的財富、
名譽、情感，都必須依附於一個健康的軀體
才能存在。虧待身體，就是虧待了自己體驗
這個世界唯一的機會。

所以，別總拿「忙」當借口。好好吃頓
飯，按時睡個覺，這比什麼都強。你不是機
器，你是個人。對自己好點，別等到身體徹
底垮了，才想起來後悔。

莊杰森

勇於檢討、對症下藥
——從親身見聞淺析華文教育的興起與衰敗（之三）

艱困興學、
廣納四方賢才
回顧百年來菲律賓華文

教育的發展歷程，昔日的輝
煌與今日的困境相互對照，
不禁令人感慨萬千。

當年僑社先賢身處物資
匱乏、交通不便、百廢待舉的艱苦年代，尚
能憑藉團結精神、教育理想與無私奉獻，廣
納賢才，延攬優秀教師，建立遍及全菲各地
的華校網絡，培育無數人才，為華文教育奠
定深厚基礎。

反觀今日，菲華社會的繁榮景象遠勝
當年，學校設備日趨完善，資訊科技突飛猛
進，教學資源與國際交流機會也大幅增加。
然而，華文教育卻依然面臨師資短缺、教師
流動頻繁、優秀人才難以長期留任，以及學
生華文能力日漸衰退等問題。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是時代環境改變所致，還是教育理念、

師資培育、學校管理及制度建設未能與時俱
進？

更值得深思的是，當年教育先賢能在
艱困環境中廣納賢才，何以今日辦學資源更
加充裕，反而陷入師資不足、人才難留的困
境？

校舍易建、良師千金難求
這不禁令人反思：我們是否過度重視硬

體建設與校舍規模，卻忽略了教育最根本的
核心——教師？

沒有優秀教師，再宏偉的校舍，也難以
成就優質教學；缺乏尊重專業的辦學環境，
縱有再先進的教學設備，也無法取代良師的
諄諄教誨。

教師不應僅被視為學校聘僱的人力資
源，更是教育品質的根基、文化傳承的橋
樑，也是振興華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

所謂尊師重道，不能僅止於口頭讚揚或
節慶表揚，而應真正落實於合理待遇、專業
保障、職業尊嚴、進修機會，以及公平健全
的管理制度，讓教師能夠安心教學、發揮專
長，並將教育視為值得終身投入的志業。

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領導層必須具備識
才、惜才、用才與留才的胸襟，尊重教師的
專業判斷，虛心接納建言，而非一味要求服
從，更不能以行政權威凌駕教育專業。

人才並非單憑高薪便能羅致，更不是依
靠行政命令便能強行留住。唯有建立尊重專
業、重視品德、公平拔擢人才的

優化環境，方能吸引良師
良好教育環境，才能吸引真正有志於華

文教育的優秀人才投入，並使其願意長期奉
獻。

昔日華文教育的輝煌，固然由多種因素
共同促成，但尊師重道、廣納賢才、嚴謹治
學、扎實教學，以及僑社共同承擔興學育才
責任的精神，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
石。

時代不斷演進，教育制度與教學方式固
然必須與時俱進，但尊重師道、珍惜人才的
根本理念，絕不能因時代變遷而遭到忽略，
更不應在追求硬體發展與辦學規模的過程中
逐漸淡忘。

振興華文教育，首先必須重建尊重專
業、珍惜人才的良好教育生態。否則，縱使
投入再多資金、興建再多校舍，也難以從根
本上扭轉師資流失、教學品質下降的困局。
今日我們緬懷先賢，不應僅止於追述昔日光
榮，更應認真汲取他們的辦學智慧，重新建
立一套符合當代需求、重視師資專業與教學
品質的教育體系。

唯有真正做到尊師、惜才、育才、留
才，才能為華文教育重新注入生機，奠定永
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從1980 年的升學抉擇，
看教師職業的社會地位
1980年，筆者畢業於中正學院中學部。

當年與一批同學參加赴台升學考試，幸獲錄
取。然而，當決定赴台深造的消息傳到家中
時，卻遭到多數長輩反對。

反對的理由十分現實，也令筆者至今記
憶猶新：

「在這個重利的商業社會，將來畢業後
去當一名老師，究竟有什麼前途？又有什麼

『錢程』可言？」
這番話看似出於長輩對晚輩前途的關

切，卻也道出當年菲華社會對教師職業的一
種普遍觀念。

所幸家父思想開明，排除眾議，全力支
持筆者赴台升學。時至今日，對於家父當年
的理解與支持，筆者始終心懷感念。

輕視師道、重商輕教成風
如今重新回顧這段往事，至少反映出兩

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其一，當年華校中學畢業生，仍然具

備相當程度的中文基礎，其中不乏願意繼續
深造，甚至有志投身華文教育的青年。換言
之，當時並非沒有值得培養的潛在師資人
才。

其二，在當年的菲華商業社會中，經
商往往被認為比教書更有前途。教師雖肩負
育才重任，卻因收入有限、職業發展空間受
到限制，未必能獲得社會應有的重視。即使
子女有意投身教育，也不一定能得到家庭支
持。

尊師不足、難盼青年從教
筆者的經歷，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試想，當一個社會普遍認為經商比教書

更有前途，當優秀青年懷抱教育理想，卻必
須面對家人的質疑與反對時，我們又如何期
待大量優秀人才自願投身華文教育？

更值得追問的是，四十多年過去了，這
種重商輕教的社會觀念，究竟改善多少？華
校教師的待遇、專業地位與職業尊嚴，又獲
得多大程度的提升？

倘若多年來我們不斷呼籲青年投身華文
教育，卻始終未能建立足以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的制度與環境，那麼，師資短缺又豈能
單純歸咎於年輕一代缺乏教育熱忱？

華教師資問題，不只是人才從何而來，
更在於我們能否提供一個值得人才留下來的
教育環境。

三、七十年代後期，
華文學習風氣悄然轉變
1975年，中菲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翌

年，筆者自小學畢業，升入中正學院中學
部。

從1976年至1980年，短短四年間，筆者
親身見證當時華校學生學習中文的風氣，以
及校園語言環境，已悄然出現令人憂心的變
化。

這段經歷，不僅是筆者求學歲月中難以
磨滅的記憶，也折射出菲華社會在時代轉型
之際，華文教育所面臨的種種挑戰。

平心而論，當年的華文教師，教學能力
與專業素養固然參差不齊，但其中亦不乏學
養深厚、治學嚴謹、富有教育熱忱的優秀教
師。

這批教師有不少畢業於中正學院附設
師範專科學校、或中正大學部，也有部分曾
赴台灣深造，學成返菲後投身華文教育，長
年默默耕耘，為培育菲華子弟、傳承中華文
化，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回顧小學至中學階段的求學歲月，筆者
有幸受到多位德才兼備的華文教師悉心栽培
與薰陶。

其中，小學階段的恩師包括林勵志、
莊麗桑、郭金梅、蔡麗璇、王姍姍等；升入
中學後，亦先後蒙受李惠秀、林厚康、莊適
源、蔡順美、陳錦芳、鄭秀霞、莊淑珍、林
寶釧、吳淑霞、黃寶玉、洪美美、劉婉珍等
老師的諄諄教誨。

這些師長或學識淵博，或教學嚴謹，或
循循善誘，各有其獨特的教學風格。他們不
僅傳授語文知識，更透過言教與身教，啟發
學生對中華歷史文化的認識與興趣，對筆者
日後的人生觀與文化認同，產生深遠影響。

學風轉變、華文漸露隱憂
令人感慨的是，當年華文教師之中，仍

不乏如此優秀的教育人才，但學生學習中文
的整體風氣，卻已隨著社會環境與價值觀念
的轉變而逐漸式微。這也說明，華文教育的
興衰，絕非單憑教師個人的努力便能決定，
更與家庭教育、社會風氣、學校制度，以及
學生的學習態度息息相關。

良師固然重要，但若缺乏有利於教學的
整體環境，再優秀的教師，也難以獨力挽回
日漸衰退的學習風氣。

（未完待續）


